
結束一天靜養，艾斯拉終於自醫院回到了住家，整頓完儀容之後也沒辦法繼續閒著。換上了象徵黃等市民的衣物，

還沒來得及適應這新眼睛，他馬上又走出門去工作。 

 

明明是與以往相同的世界，但莫名有那麼一點的難以適應，因為他現在睜著眼睛也看不到與人視線對上後那任何

「多餘」的東西。 

 

持續了三年的習慣。 

他無法去迴避對上任何視線。 

 

你看著我，在想甚麼？ 

 

我看上去還不夠完美嗎？ 

你看著我又是甚麼感覺？ 

 

你跟我想的東西是一樣的嗎？ 

 

我要怎麼知道你需要甚麼？ 

 

 

「我應該怎麼……」服務你。 

他看著客戶，這種話就連問出口都莫名覺得彆扭。 

 

 

我搞砸了工作。 

第二次。 

 

 

我要怎麼知道？ 

我要怎麼…… 

 

我一直都……假裝我自己知道？ 

 

我從來連問都沒有問過。 

……因為我一直認為沒有必要？ 

 

 

「……Tyrant。」 

 

入夜，今天是個糟糕至極的一天。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又或是幫忙了別人甚麼。 

 

艾斯拉抬頭看向房間角落那支監視器，喚了一聲那可能還在生他氣的人。 

 

然而那監視器沒有回應，理所當然的。 

 

他在原地站定等待了幾分鐘，對方或許不在、又或許是真的不想做出回應。 

直到他放棄等待的準備抬腳離去，桌上的通訊機響了一聲。 

 

 

『幹嘛？』 

 



 

「對不起。」 

 

然後呢？ 

 

「對不起、我擅自那樣做。」 

 

再來？ 

 

「……你明明沒有說但我還是做了。」 

 

為什麼？ 

 

「因為我、」 

 

說出來？ 

 

「我……自以為是，我以為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所以呢？ 

 

「我該怎麼做，我會聽你說的，我希望你覺得心情舒適一點。」 

 

 

 

「……」 

 

……這腦袋打從出廠來沒這麼空白過。 

 

 

 

入夜，洛德剛處理完一份大委託。 

百無聊賴之時，聽到其中一個被自己介入的監視畫面傳出那傢伙呼喚自己的聲音。 

 

洛德從面前正處理下一份委託的電腦畫面抬起頭來，看向電視螢幕牆接著艾斯拉房間的那塊，他站立在監視器面前

，緊緊的盯著鏡頭。 

 

本來不想多做回應，但後來還是回了訊息給他，還是那個熟悉的道歉，只是這次倒顯得真誠的多，也許是因為他開

始有了自覺。 

 

為了讓自己心情舒適，所以做什麼都可以嗎？ 

 

腦海突然想到幾天前在監視器看到的景象，那場激烈的打鬥，令洛德心情愉快，而且還有挑起好奇心的東西。 

 

「讓我拆開你的右眼看一看。」不是請求也不是命令，只是陳述，僅此而已。 

 

自那天起他就想看看，看看那裡面的設計，那些金屬以及螺絲的排序、構造，那科技進步神速凝結而成的技術結晶

，他總是致力於研究、拆分、還原、或者是重組、改造、還有製作，如同他對自己家裡那可愛的家用機器人做的事

，當然還有其他的。 

 



這些事情總是那麼吸引他，說起來還得感謝主腦大人，唯一一次，作為所屬研究院的研究員，他獲得了龐大的資源

及支持可以去做各種事，他感興趣的事。 

 

而現在，他獲得了可以做另一件事的機會，將那人造的部分給一個一個的……拆開。 

 

 

「好的。」 

 

艾斯拉幾乎是沒有猶豫，從表情甚至心裡也沒有去質疑Tyrant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更沒有去理會昨日醫院內的照

護員向他提醒了甚麼。 

 

 

「就算是加強了堅固度，但也只是剛裝上去而已，血肉組織都還沒完全癒合附著在上面。」 

要是你聽得懂，就聰明一點不要再讓人伸手去攪動它了。 

 

 

「我現在過去嗎？」 

 

還戴著壓制異能的隱眼沒有摘下，艾斯拉在出門前也沒有再多喝一滴幸福水或施用幸福針劑。 

 

 

我甘願、我不會後悔，只要能讓你開心一點。 

 

這一直是我的職責義務不是嗎。 

 

 

沒有絲毫猶豫便答應，甚至完全不打算思考緣由，全然不知是因為補償心切所以不願思考其他，還是單純的蠢。 

 

「嗯。」 

 

也許是因為曾經來過，洛德並沒有等多久，艾斯拉很快就到了。 

 

還是那個熟悉的客廳，讓艾斯拉坐在沙發上等著，並且讓家用機器人拿了工具過來，將工具包攤開在桌上放好後，

洛德手摸上他的臉開始按壓，似乎是在確認真皮跟假皮的分界。 

 

期間看向艾斯拉的眼睛，洛德很早就注意到了眼睛顏色的變化，於是開口道，「你的綠色眼睛呢？」 

 

「是換了顏色，還是隱藏起來了。」 

 

 

姿態端正的坐上沙發，艾斯拉的視線望著那排即將施用在他臉上的工具，接著又移回眼前洛德的臉上。 

 

洛德的手指按壓著他的面部皮膚，動作彷彿動刀之前院方在評估那下刀的部位。 

 

他的臉會被怎麼樣的拆解，他的表皮會被怎麼樣的劃開，他不久前才被妥善安裝好的部位是否會鬆散得裝不回去，

一個不小心是否會造成他的神經壓迫—— 

 

對此艾斯拉沒有一絲擔憂，有的只有一股莫名的期待感——或者該說保持這份心情也是他的義務，他有義務對於主

人對他做的任何事情抱以期待。 

 

他這回不能再忘記。 



 

直到洛德忽然問起了他的眼睛。 

 

「……」愣著，艾斯拉難得的無法像以往那樣不假思索的做出回應。 

 

你是換了顏色，亦或是隱藏起來。 

 

儘管兩者答案看似相同但又有些微妙的不同。對方是否真的對於自己的改變起了疑心，懷疑他不只是單純的換換顏

色保持和諧。 

 

畢竟以前就可以做的事情，為什麼直到現在才做？ 

 

「……我換了顏色。」 

 

「這樣統一是黃的、比原本綠色的好看多了，不是嗎？」說著，艾斯拉輕輕的牽起嘴角保持和善，試圖鎮定的給予

答案。 

 

艾斯拉的語氣平穩，內心卻是一團亂的有些難以鎮靜，戒斷異能的不適感拒絕安逸的向上鼓譟著。 

 

他只能盡力壓抑，儘管他已經下定決心不再窺視對方的心理。 

 

 

艾斯拉坐定在面前，如同一隻乖巧的小狗，洛德甚至覺得自己能看到直立的耳朵及擺動的尾巴，直到他聽到了問題

，一切似乎瞬間凍結。 

 

有些微妙的停頓，以及猶豫。 

 

後來的回答似乎合理，但又有些不足，這並不足以打消洛德的疑慮。 

 

而現在的艾斯拉不管是態度還是語氣，都給人些許不同的感覺，不似以往，彷彿有什麼改變了。 

 

而那不自然的反應似乎也說明了一些事，洛德察覺到了，但沒有馬上戳破。 

 

「……是嗎。」 

 

穿戴起手術用手套，洛德拿起桌上的手術刀，輕輕劃開艾斯拉的皮膚，抓取其中一角，小心的將人造部分給剝落下

來，平放到桌面，將底下的金屬板以及機械部分完整的暴露出來。 

 

有些感嘆科技的發展進步，洛德將手再度摸上他的臉，金屬的觸感透過手套傳來，慢慢隨著機械的輪廓撫摸，感受

著他的結構與紋理，像是要銘記在心一樣，不斷的重複來回。 

 

一段時間的沉默，久到讓人以為事情似乎就這麼結束時，洛德再度開口。 

 

「怎麼突然在意起來了。」 

 

 

「……是嗎。」 

洛德回應的僅只是這不輕不重的兩個字。 

 

這個話題或許就這樣輕輕帶過最好，在艾斯拉開口說出自己只是換了顏色的那一刻，他的手心幾乎感覺不到任何溫

度，此時的他幾乎全身上下都是冷的。 



 

為什麼、他這是心虛了嗎？但自己明明也沒有說謊。沒有說謊、但確實是隱藏了甚麼。 

 

當洛德在他臉上劃下一刀前，艾斯拉已經閉上了眼，人造皮的軟質層似乎還有感應艾斯拉閉眼的動作，使兩隻眼睛

都能同步運轉。 

 

這種設計挺理所當然的，畢竟這要是睡覺時只能閉上一眼，那畫面該有多詭異。 

哦、他原本那隻舊的黑色義眼就是這麼詭異，難怪他要用瀏海遮蓋起來。 

 

當對方的手指碰上金屬層時，艾斯拉當然是一點感覺都沒有，他只是靜靜的閉著眼睛。過程只是沉默，寧靜到幾乎

能使人入睡，就這樣不知道過了多久，一道問句又再度傳入耳。 

 

艾斯拉緩緩睜開眼，依舊是愣著無法第一時間做出回應。 

 

他沒想過洛德會再度追問。 

 

「就是突然……」 

 

「覺得原本那樣子很不完美……」 

 

 

他的手異常冰冷。 

 

我沒有說謊、原本那樣子很不完美、不是嗎？ 

 

那東西讓我少了一隻眼睛、那東西讓我差點丟了性命。 

我蓋住它、我現在甚麼都聽你的，因為我沒有任何武器了—— 

 

你還想要我怎麼說？ 

 

你不是從來不管我怎麼想的嗎？ 

 

他的視線下意識的微微避開，而後又回到對方的臉上。 

 

他依舊看不到任何東西。 

 

 

回歸寧靜的時光讓艾斯拉感到有些放鬆，然而洛德再度拋出的問題顯然讓面前的人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掩飾不住的

微微發愣著。 

 

此刻洛德甚至覺得自己能感受到他的慌張。 

 

開口盡顯猶豫，吐出的話語是拙劣的解釋，根本不用多做思考也能判斷出那只是個藉口。 

 

「艾斯拉。」此刻的表達僅需三個字，足矣。 

 

而在數秒的停頓之後，洛德開始有了動作，他將手從艾斯拉的臉上移開，並且伸手拿取桌上的工具，在對準其中一

個螺絲後，洛德總算重新開口。 

 

「我不喜歡有人騙我。」 



 

說完洛德直接動手拆解，先是擰開幾個螺絲，然後拆下安裝在上面的金屬板，持續做著重複的動作，每一步都緩慢

並且仔細，直到留下來的只剩支撐面龐的支架，洛德才終於結束所有動作。 

 

手上的工具放回原位，洛德將零件一個個整齊的擺放於桌面上，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直到洛德親手破壞自己整理

出來的秩序。 

 

挑選出那顆不知是諷刺……還是“剛好”擺在正中心的人造眼珠，洛德輕輕拿在手上，仔細的端詳好一陣子，然後

開始有些漫不經心的搓揉把玩。 

 

「你能保證，你是真的發自內心相信……」 

 

「你沒有說謊？」 

 

 

艾斯拉的視線直盯著那顆被拿在手上的人造眼珠。 

 

他明顯感受到對方施予他的壓力……亦或是這其實是在挑釁他？ 

 

 

「我不喜歡有人騙我。」 

你有甚麼是喜歡的嗎？ 

 

「你知道的，我總是不滿意很多事。」 

我不知道，我現在甚麼都不知道。 

 

 

他的臉現在被拆得赤裸零散，僅是無形的壓力幾乎就能把他輾個粉碎。 

 

 

「我也不喜歡……」欺騙你。 

 

你以為我想嗎。 

 

「我不想騙你、」 

 

我發自內心的， 

 

「我只是沒想過你會問我。」 

 

我從沒想傷害你， 

 

「因為你從不在乎我怎麼想。」 

 

「你又怎麼會想、問我這個。」 

 

 

腦海裡盡是些殘破凌亂的字句，他知道對方察覺了他態度上的異狀。 

緊張慌亂、儼然就是個心虛才會有的表現，似是在隱瞞，但就算他真的向洛德隱瞞眼睛的事情，這跟對方又有甚麼

關係？ 

 



 

我̸̛͢ 瞞҈͢͠ ▒▒著̷̡̛ 你̷҇͢ ，̵̡҇▒▒ 但̸̡҇ 這̴͜͠ 跟̶̡͞ ▒你̴̡͞ 又̵̡͝ ▒▒有̶͜͠ 甚̶̨͝ 麼▒▒҈̨҇ 關̸̢̕ 係̶̢̛ ？̴̧͝҈҇ 
 

你̵̨͞ ▒̷̢͡▒̴̢͠ 倒̵͜͞ 是̵̢͝ ▒҈̢̛ 說҉̡͝ 啊̸̛͢ ？̸̢͠ ▒̸҇͜▒҉̨͡▒̴̨͝ ▒̶̧͡▒҈҇͜─̷̡҇─̵̧̛ 
 

 

「……我保證。」 

 

「因為你是我最喜歡的主人。」所以我怎麼敢？ 

 

腦海裡的衝突差點有些失控。字句道出口的瞬間，艾斯拉的樣子看起來終於像是放鬆了下來，淺淺的微笑也不再有

微妙的僵硬，至少證明這句話並不是他的違心之論。 

 

喜歡主人的話語怎麼能是違心之論？ 

 

「我只是……怕自己又做錯甚麼，讓你不高興。」 

 

試圖合理解釋著自己為何猶豫，畢竟以往說出口的聽起來盡是些不經大腦思考的話。 

與其要他讚美不如要他閉嘴。 

同理，他開口就只怕大機率惹人不快。 

不是這樣嗎？ 

 

 

人造眼球成為視線的焦點，兩個人就這樣看著。 

 

時間彷彿就這樣靜止，但也許只過了幾分鐘，抑或是短短幾秒，洛德在思考，艾斯拉也是。 

 

也許艾斯拉的確沒有說謊，但從表現上來看至少確定了一件事，就是他隱藏了什麼……很明顯的，不過同樣明顯的

是，他並沒有想讓自己知道的意思，那也就那樣了。 

 

像是從腦內風暴脫離，話語脫口的瞬間，艾斯拉不再緊張，很快放鬆了下來，但卻換洛德開始有些不解。 

 

「是嗎？」你是被虐狂嗎。 

 

洛德拿了另一副眼鏡換上，重新看起人工眼球以及各式零件，一個個的分析慢慢顯示在鏡面，接著他讓家用機器人

簡稱“小E”拿出平板，並且用數據線把兩個東西接上，最後開始查看眼鏡掃描的結果，以及人工眼球裡的各種數

據，然後同時開始思考。 

 

自己到底是哪裡討他歡心，能讓他說出這種話，在他之前曾經表現過一次極度的抗拒之後，他怎麼能轉變的如此之

快，就像是變了一個人，讓人感覺那麼怪異。 

 

他之前有多麼高傲現在就有多麼低下。 

 

「……是嗎？」再一次的疑問。 

 

也許艾斯拉之前有想過，那麼現在的洛德感受應該也一樣，你什麼時候在乎過我的感受了，在你那些自我中心思想

之後。 

 

你只是突然醒悟，然後開始打算懺悔，藉由這可憐兮兮的樣子，還有那莫名的服從慾？彷彿一切是那麼的可笑……

至少從洛德這邊看來是那樣。 

 



「那你就……繼續吧，讓我不再不高興。」 

 

 

繼續？我看不出你有沒有高興，或許還沒有，那我又該如何繼續。 

 

「主人，你現在看起來並不高興。」但我不知道原因。 

 

多餘的反應只會打擾你研究零件的興致。 

我目前能做的似乎唯有閉上嘴靜靜等待。 

 

 

靜默。艾斯拉未再開口。 

他端坐著閉上眼，似是打算繼續閉目養神。 

 

 

平板螢幕亮出了人造眼珠的數據，除了繁雜的程式碼之外還有特別分類過的資料儲存區，小小球體內建的功能似乎

只有簡單明瞭的幾個項目。 

 

 

 

對接中  

 

監控系統運作正常  

 

掃描系統運作正常  

 

定位系統運作正常  

 

 

 

監控裝置，艾斯拉的所到之處全被錄影拍攝下來，畫面只會回傳至艾斯拉的終端機紀錄，做為檢舉用途似乎非常實

用。其中一個資料夾內整理了每一天的影像備份，而至今為止只有存下了36小時內的備份。 

 

要是點開來看，可以看到中間有一小段影像似乎是被磁場影響的漸漸轉換成雜訊黑屏，直到艾斯拉再度步出那個場

所，畫面才又開始正常運作，而艾斯拉的手裡似乎從那時候開始多了一個小盒子，裡頭裝的是他後來在浴室裡替綠

眸換上的黃色隱眼。 

 

而自從那時候開始，艾斯拉予人的態度就有了極大的差異。 

 

 

掃描裝置，針對施予生命體傷害威脅的市民進行偵測掃描。 

 

比如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非院內專業人員卻將人家的臉給拆下來。 

 

你才剛打開眼珠子的資料庫，還未好好的將裡頭的程序資訊做過一番研究，螢幕畫面直接顯示了一則警告視窗，而

智能眼球也在幾秒後鎖定了可疑目標進行掃描。 

 

 

警告！智能眼球脫離市民身體時間過長  

 



 

安全回報系統開啟  

 

 

偵測到非尋常控制登入  

欲解除安全回報，請輸入院方配置的防護密碼  

 

 

眼球掃描辨識中  

LORD-B-Y1……  

 

 

持有對象非智能眼球擁有者  

持有對象非指定維修醫療人員  

 

請輸入院方配置的防護密碼  

 

 

安全回報系統將在到數後啟動回傳。 

 

 

 

是，洛德的確是不高興，但如果要說不高興什麼，他其實也不是很清楚，畢竟、自己總是什麼都不滿意不是嗎？又

或者……他其實只是不夠喜歡艾斯拉而已。 

 

儘管他們關係是如此複雜。 

 

或許是發現氣氛有些不對，艾斯拉說完話後便適當的閉上了他的嘴，於是洛德也就不再理他，專心做自己的事。 

 

慢慢瀏覽起各種內容，發現了與眼睛相關的事，以及一些變化，再繼續往下看時，一個警告視窗跳了出來，緊接著

眼球進行了掃描作業，洛德很快意識到這是安全系統，如果不趕快解決，事情可能會變得麻煩。 

 

能給洛德的時間並不多，於是他很快著手開始解除安全系統，要輸入的是院方配置的防護密碼，因此要從這方面思

考比較穩妥。 

 

考慮到市民很多這方面，院方不可能設太複雜的密碼，沒時間去記，但如果是單純的編號又過於簡便，所以如果是

這樣也許該從艾斯拉那尋找…… 

 

洛德突然想到了什麼。 

 

眼球剛剛是用掃描進行辨識，進而發現持有對象……就是自己，並非眼球的擁有者，那簡單來說，只要變成擁有者

就行，畢竟本人就在旁邊，沒有不行的道理，於是洛德便將眼球轉向，對往艾斯拉，然後讓眼球重新進行掃描。 

 

 

 

眼球掃描辨識中  

EZRA-Y-Y1……  

 

安全回報系統關閉  



怎麼回事？ 

感覺到一旁有甚麼動靜，尤其是自己的內部晶片似乎被甚麼掃過一遍的詭異感，艾斯拉緩緩睜開眼，視線晃過一旁

的顯示螢幕，除了一堆他看不懂的數字字母，還有那疑似監控的畫面似曾相識……那不就是以他的視角去過的地方

嗎？ 

 

你剛剛是駭入了我的眼球監控？ 

艾斯拉的心跳差點是要漏了一拍。 

 

以為對方只是單純的要拆解看看構造，也或許是自己補償心切沒聽清楚對方當時是提出甚麼要求。艾斯拉的表情明

顯感到困擾，不僅自己的隱私嚴重被侵犯，他在工作時還有義務擔保客戶的隱私，這是要他怎麼交代。 

 

「Tyrant、這些畫面……」雖然不是很重要，但基於職業道德還是請你別亂看吧。 

 

說不出口，因為是洛德所以他說不出口，他又有甚麼立場要人別看，這種事要對方覺得無聊自然就會停下來了。 

艾斯拉就這樣盯著看，看著看著不自覺變成自己也在回顧畫面，自己甚麼時候湊近了一點也沒注意到，那舉動彷彿

就像陪著對方看電視一樣自然。 

 

他簡直是回顧了自己這一整天有多爛，或是有多讓人匪夷所思，態度上的轉變他自己也看得很莫名其妙，但再怎麼

在意好像也比不上無法讓旁邊的人滿意這種挫折感。 

 

突然間他回了回神，因為洛德忽然提起跟他問了隱眼來看。 

 

愣了愣，艾斯拉還是順從的摘下隱眼交給對方，底下露出的依舊是那綠色瞳眸。 

對方都問了，那自己又有什麼正當理由說不給。 

 

「……你當時說你不滿意很多事，」 

 

突然的，不知道是因為甚麼原因，或許只是職業病重啟驅使自己不能像這樣不說話，他似乎又敢開口了。 

 

「是甚麼、我能知道嗎？」 

 

不滿意我不夠聰明，不滿意我不夠討喜，不滿意我擅作主張，還是其實是對於生活上、對於這個社會，你不滿意的

是針對我、還是其實根本不關我的事？ 

 

 

解除了安全系統，洛德繼續看起監視畫面，並沒有發現已經注意到動靜的艾斯拉，知曉了他是如何度過這一天，完

全的一團糟，愚蠢且無趣。 

 

結束觀看後洛德突然想起之前的某段畫面，那個改變了他的隱眼，在向艾斯拉詢問之後，他有些愣住，但還是順從

的給了出來。 

 

而後洛德才發現，艾斯拉似乎不知不覺與自己靠的很近，一切彷彿那麼自然，有些奇妙，但也僅僅只是感慨， 

 

思緒回到自己手中，正打算開始觀察，艾斯拉便將問題拋了過來，洛德有些短暫的停止動作後又很快繼續，似乎不

打算回答問題。 

 

隱眼乍看之下沒什麼特別，但用眼鏡加以掃描後，洛德從中發現了一些東西，特別的訂製品，以及特殊的功能，似

乎是用於阻擋些什麼。 

 

回想起艾斯拉之前的舉動，洛德似乎發現了一些端倪，幾個想法在腦海中若隱若現，就差一點，感覺就快要抓到些

什麼，一些重要的事情。 



 

【發現艾斯拉的異能】  

 

 

「怎麼突然問我這個。」視線從隱眼上離開，並且看向艾斯拉的眼睛，洛德似乎打算回答問題了？在他結束所有作

業之後。 

 

「我以為你看的出來。」畢竟你眼睛這麼好。 

 

洛德終於想通了，艾斯拉是擁有異能的變種人，並且他的異能是讀心術，這代表他什麼都讀到了，不管是之前，抑

或是“現在”。 

 

些微的皺起眉頭，然後放鬆下來，洛德露出了今天的第一個微笑。 

 

你能看到吧，我現在就讓你知道你想知道的，生活固然是好的，可這個社會不盡人意，但其中我最不滿意的……就

是你。 

 

不過就實話來說，洛德其實也不確定自己到底在不滿意什麼，但他想他也許是討厭艾斯拉的，那為什麼仍然與他相

處？也許是因為一些小地方他並不討厭。 

 

低下順從的樣子也許剛開始會感到厭煩，但比起之前的話，洛德還是更喜歡這樣的艾斯拉。 

 

但這並不能阻止洛德對於隱瞞的不高興。 

 

「讀心術好用嗎？」 

 

「有沒有讓你的生活變得有趣且輕鬆？」 

 

 

你想殺了我嗎？ 

 

在洛德露出笑容的那一刻，或是在早幾秒之前，洛德再度開口的那一刻，艾斯拉產生的心情不是放下心中的大石，

而是一陣熟悉的惡寒再度竄升。 

 

你，是不是想殺了我？ 

 

又或是想殺人的其實是我自己。 

 

 

起初艾斯拉的表情只是微微的震驚，接著又像是意識到甚麼，直到讀取完洛德在心裡故意讓他看見的那幾段話，他

的頭緩緩低了一點，同時隻手遮蓋上自己的眼睛。 

 

 

你不滿意我，但後續理應連帶會產生的一連串因素跟畫面都沒有出現。 

你只是單純的用字句向我表達，你不滿意我。 

 

 

後來一句句諷刺的話語傳入耳中，在他聽來就是活生生的挑釁。 

 

讀心術好用嗎？ 



好用、非常好用。 

 

好用到我不繼續用它都不行。 

好用到我彷彿戒斷症似的沒有它會死。 

 

好用到即便認為它會害死我、 

我也還是不能體會你們這些人沒有它是怎麼活下來的。 

 

 

一陣沉默不過數秒，很短暫，但就體感來說每一秒都像在懸崖邊緣來回踱步般難熬。 

心律難以平復，就算下一秒直接摔下去都不是甚麼奇怪的事情。 

 

 

我不是對你說的話感到難過。 

我只是意識到自己在重拾異能的那刻起又難以克制的過度解讀。 

 

 

從認為你想殺了我、或是我想殺了你開始，到認定你是在挑釁的段落為止。 

有哪一段是我的過度解讀、又有哪一段不是？ 

 

 

「……我不知道。」 

 

「連你想要甚麼都無法確定的話，我又怎麼能夠……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此時此刻面對你露出的會是甚麼樣的表情。 

 

 

「……我又讓你不高興了，對嗎。」 

 

不像是禮貌的詢問，也不像是膽怯的確認，那異常空洞的語調聽上去可能比較像是無力掙扎的徬徨。 

 

他沒有直接承認，也沒有任何反駁。 

面對洛德的質疑，他沒有甚麼可以反駁的。 

 

 

「很明顯的。」是的，他很不高興。 

 

但其實洛德也許並不是那麼生氣，至少面前的人有在反省？不清楚，不管怎樣總是有種說不上來的不快感。 

 

會被瞞著也只是因為現實的危險所需，洛德是最清楚的，並且他們除了這種奇怪的主僕關係以外什麼都不是，互相

不信任更是理所當然。 

 

而被讀心固然是令人感到糟糕，誰都不喜歡內心被窺探的感覺，但艾斯拉什麼也沒做，或許其實沒想像中那麼誇張

，因為他什麼重要的地方都沒看到。 

 

甚至在現在面對自己時，他也不會再看了。 

 

……哈，真是令人發笑的狀況，自己甚至開始幫他找理由開脫，可即使如此，洛德也還是無法不生氣。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自己到底在氣什麼？ 

 

腦中感覺一團混亂，但在那之後，洛德開始覺得很可笑，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會考慮這些事了。 

 

拋開了腦中的所有想法，這些一點都不重要，洛德將思考拉回到剛開始艾斯拉說的話。 

 

「你從來都不需要知道，艾斯拉。」 

 

「當我需要什麼，你會知道，但如果我沒說……就什麼都別做。」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那樣自發的行為。 

 

洛德看著艾斯拉的樣子，他總是為此感到愉快，如此迷茫又可憐，雖然想藉此做點什麼，但還不是時候。 

 

「表情不要這麼難看，我不打算對你做什麼。」 

 

洛德碰上艾斯拉的手，將其拿下後，讓他抬起頭來看著自己。 

 

啊……對了，還沒幫他把臉給裝回去，拆也拆過、看也看過，做了這麼多，已經可以了。 

 

「你只要乖乖的，然後在我需要的時候幫我就行了。」 

 

說完洛德開始拿起工具，動手將眼球、金屬片、以及螺絲給慢慢裝回去，依然是那樣的緩慢、細心，甚至有種洛德

其實是溫柔的的錯覺。 

 

 

很明顯的。 

一句簡單的回應已經讓艾斯拉下意識去準備面對即將降下的懲罰，可他連一點做足準備的感覺都沒有。 

不同以往，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然再靜待幾秒之後，予他聽見的只是幾句對他來說再溫柔不過的話。 

或許是挺簡單的道理……但至少這種話是他第一次聽到？ 

 

 

你會讀心術，但不代表你甚麼都必須要知道、 

甚至搶人一步做出行動。 

 

不知道也無所謂，需要時我會告訴你。 

 

 

或許是對待他的態度上出現了冷暖差異，亦或是某種心理層面的影響歪曲。 

不管是不是他自己超譯了，不管眼前的人是不是真的這麼溫柔，但至少這種說法── 

 

　　令他幸福。 

　　　　並且滿足。 

 

 

「……好的、主人。」當然沒有問題。 

 

我會聽你的話，我樂意這樣做。 

我打從心底的、如此心甘情願。 

 

 



手被一股暖意牽著輕輕放下，精神心理在那安撫之下已經不再那麼緊繃，原本幾乎渙散的目光逐漸恢復既有的精神

，同時起了微妙變化的是那眼神似乎失了往常那般銳氣，而嘴角挺自然的劃開了不太明顯的弧度。 

 

微笑不到官方規定的２３度角，甚至因為一邊笑肌被破壞而有那麼點不平衡，簡單來說就是不甚完美。 

但他看起來明顯對於洛德說的話感到幸福，狀態遠比先前那備感壓力下展現的服從慾好上太多。 

 

 

在洛德動手將零件裝回時，艾斯拉再度閉上眼，像是被安撫成功的狗乖巧的等待主人把事忙完。不過安裝明顯比拆

解還要更考驗技術，他是想撐著身體努力不讓自己睡著，但生理時鐘早提醒他已經超過了適當的睡眠時間，或許不

知不覺的連宵禁時間都超過了。 

 

提心吊膽後放鬆下來的舒適彷彿是甚麼舒眠劑。不知道過了多久，為阻止自己真的睡著，當他微微睜開眼睛時看到

的是洛德還在弄，而且明顯的比他還有精神。 

 

……印象裡的Tyrant可以到半夜三點都還不睡。 

時間抓得準連我哭到醒來都能看到…… 

說不定上次請他早點睡，他根本還是盯著螢幕不知道在做甚麼…… 

 

他就這樣望著人，腦袋昏沉開始想著一些無所謂的事情。 

 

 

難得順從的語氣，以及放鬆的微笑，雖然有些不夠完美，但艾斯拉露出了一臉幸福的樣子，洛德有些小小的皺眉，

但不過幾秒又沒了表情，他內心的想法幾乎只有兩個字“好哦”。 

 

雖然不知道他到底擅自想像了什麼，但是既然他甘願如此，那何樂而不為。 

 

誰不喜歡順從的狗呢。 

 

只不過比起幸福……洛德還是更喜歡看到艾斯拉難受的樣子。 

 

將東西組裝回去花了洛德不少時間，而早在動手之前艾斯拉就已經乖巧的閉上眼睛歇息，時間一點一點的不停流逝

，他似乎開始有些昏昏欲睡，而自己依舊精神。 

 

等處理好時，時間已經差不多是半夜兩點，洛德抬起頭來，發現艾斯拉眼睛微睜看著自己發呆，似乎是在努力不睡

著。 

 

而洛德怎麼可能會放過這個機會，反正艾斯拉只要在自己的地盤肯定就免不了被捉弄一遍，因此在他還昏昏欲睡時

，洛德悄悄的拿出一隻【喜怒無常棒棒糖】，然後毫不猶豫的塞進艾斯拉嘴裡。 

 

 

洛德拿了甚麼東西塞他嘴巴，艾斯拉其實沒有注意到，只是有東西抵上來他就下意識的開口給塞，那眼神恍惚的好

似甚麼戒心也沒有。 

 

然下一秒出現的異狀迫使他回神，一滴、兩滴……清澈的液體開始自他一側正常的眼眶內流出，艾斯拉馬上將含在

嘴裡的棒棒糖退出口中，接著出現的又是他無法理解的反射反應，他掉淚的同時竟又揚起嘴角笑了。 

 

忽然的情緒表徵轉變令他錯愕，本該讓人止淚並微笑的棒棒糖似乎有哪個地方出錯了，又或許其實出錯的是那個含

下棒棒糖的人。眼淚像是鎖不緊似的持續湧出，儘管棒棒糖強制讓他揚起嘴角也一樣。 

 

他該遮哪，是要遮住控制不了出水的眼睛、還是與之相反被強制笑得完美的微笑。 

自己現在看起來又是甚麼樣子？落著不幸福的液體強裝幸福的模樣？ 



 

表情不要這麼難看。 

表情，不要這麼難看。 

 

明明剛剛才說過的？ 

 

 

莫名的壓力再度湧上，自己明明已經坦然接受、覺得幸福了不是嗎？ 

眉頭忍不住向上擰起，伸手掩住了嘴，接著又不敢見人似的低下頭去，一兩滴淚直接落在他撐在沙發的那隻手背

上。以為是自己半夜時分的老毛病在這時發作，但他明明沒有睡著？ 

 

眼部持續的酸澀感令他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是好。 

 

「Tyrant、對不起……」 

 

「……我沒有不高興，真的對不起。」 

 

相比之前那次被發現睡到哭而明顯不滿的語調，艾斯拉這回是斷斷續續的道著歉，直至開始出現啜泣聲，他甚至是

想乾脆到廁所裡去待著到他的眼淚止住算了。 

 

……他可以嗎？ 

 

「我能不能……去廁所……」 

 

 

雖然黑市的東西總的來說令人感到可疑，但幾次下來效果卻是絕對不容質疑的，並且立即又有效。 

 

當棒棒糖在嘴裡時，艾斯拉原本姣好幸福的面容很快便垮掉，慢慢開始掉起眼淚，而當棒棒糖離開嘴裡時，他卻又

笑了起來，此刻的表情是要多糟有多糟，對艾斯拉來說。 

 

而對洛德來說倒是也沒那麼糟，不過原本只是想看艾斯拉哭，而不是看他邊用難看的笑臉邊哭，表情這樣全攪和在

一起真的特別難看。 

 

也許是因為過於壓力，艾斯拉掩住了嘴，並且低下頭，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道歉聲再次傳出，洛德不懂他為什麼總是道歉，然後接著啜泣聲出現，似乎已經不僅限於棒棒糖的效果了，於是艾

斯拉說想去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想當然洛德怎麼可能答應，「不能，你就待在這裡。」 

 

不過看不見臉洛德有些不高興，他強硬的拿下艾斯拉遮擋的手，並且抬起他的臉，難看的微笑已經不見了，於是洛

德將被拿出來的棒棒糖重新塞回艾斯拉嘴裡。 

 

「沒吃完之前，不准拿出來。」因為加上微笑太難看了。 

 

在抓住艾斯拉下巴並靜靜看著他哭的時候，洛德不知為何又想到剛開始的談話，為了讓自己心情舒適，所以做什麼

都可以嗎？ 

 

「你之前說想讓我心情好，那麼檢舉你也可以吧。」可愛的、愛哭狗。 

 



洛德嘴角勾起一個完美的弧度露出笑容，宣判了艾斯拉的罪罰，明明應該是個溫暖且好看的臉，但說出的話卻完全

不是那麼一回事。 

 

 

「唔、」 

 

嘴巴再度被棒棒糖堵著，能回應洛德的僅只有簡單的單音節。游移的視線因為被人捉住下巴而止在對方的視線上，

眼眶的淚依舊無法控制的不斷溢出，但對方此時看著他的心情似乎比剛才好上不少。 

 

艾斯拉不知道眼前的人是甚麼嗜好，在他認為自己這樣很糟的時候，洛德卻覺得他沒甚麼問題。 

 

甚至是樂意這樣看著他。 

 

你不喜歡我笑嗎，那我以後在你面前盡量不會了。 

你喜歡看我落淚，那這種讓我覺得難堪不幸的事情也會變得格外幸福。 

要是你的心情可以因此變好，那你檢舉我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心情可以因此變好，又有甚麼事情是不可以的？ 

我喜歡你現在朝我笑的樣子，你心情好的話就能繼續下去嗎？ 

 

 

忽視那一直以來必須保護自己的原則，把被檢舉可能造成的後果拋在腦後。 

洛德想檢舉他甚麼、拿甚麼理由檢舉—— 

 

「……好。」這能有什麼問題？ 

他能有甚麼立場說不好？ 

 

舌頭微微抵住了棒棒糖不讓那根東西掉出來，艾斯拉的嘴巴不明顯的開一點縫後應了一聲，隨後繼續保持對方要他

維持的那樣子。 

 

努力隱忍著啜泣，抑制不住的掉著淚、感到難受的扭著眉，眼神不舒適似的游移了一會兒，彷彿接受這提議是令他

感到委屈，因為你明明剛才才說了「我不打算對你做什麼」。 

 

即便如此，艾斯拉還是出聲說了句「好」，畢竟那甚麼都可以的補償心切是自己說過的。 

對方的幸褔就是他的幸福。 

 

 

到底是他為了幸福想瘋了，還是這根糖還有甚麼他不明白的奇怪作用？ 

 

 

「……」 

 

 

是什麼都無所謂，主人。 

 

 

我　很　高　興　你　能　繼　續　這　樣　看　著　我　。 


